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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記》所載佛教
口傳故事考述
陳引馳　 陳　 特
　 　 【摘　 要】《大唐西域記》是中古西行求法僧人撰寫的一部重
要著作，其歷史、地理和風俗上的價值極高，即從宗教文學方面觀
察，其記述西域、印度等地流傳之佛教故事傳説甚夥，亦不容忽
視。本文試從文本比勘入手，推證《大唐西域記》記述佛教傳説故
事的書面典籍和口頭傳播兩種來源方式及兩者錯綜交織之表現，
條理並分析其特點，進而顯示玄奘撰述態度的多面性以及其著作
包涵的複雜性。
【關鍵詞】《大唐西域記》　 西行求法　 佛教故事口傳
考究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學之交通關涉，既往之學術史文獻顯
示，其主要方式乃是根據相關文本之間的對勘、比照，揭示如漢譯佛經
文本與特定文學作品之間的類似性，從而推定其間的影響和接受。而
以不同文化交流的通例，文字之交固甚重要，而親身的接觸和口耳相聞
乃至相傳，亦不可忽略。中古時代，本土與域外如印度之交往，固甚爲
困難，能親歷體驗者僅是少數，不能與今日之世界相提並論，然不可謂
絶無僅有，雖然對於這些口耳相聞與相傳的痕迹，身處時間下游的我們
也只能通過文字窺見一二。在這些親歷體驗古代中印文化和文學濡染
交通的人物和文本中間，綿延數百年西行求法僧人們留下的記録，最爲
顯見而重要；這些著述之中，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自屬第一
等之列。
《大唐西域記》最初乃奉詔而撰，記述西域各國地理國情、風土民俗
之同時，基於撰者玄奘①的佛教立場，也記録了大量傳説故事，大抵與佛
教相關。這些故事，多能在佛典中找到類似的記載，其間異同，頗堪
比對。
一
《大唐西域記》記載各地風俗、故事之時，往往有提示詞，“聞諸”或“聞
之”後加“先志”、“耆舊”、“土俗”、“先記”等。恰恰此類標誌詞，在不同的
版本中頗有出入。現據《大唐西域記校注》②，將書中所載“聞諸”、“聞之”
各條，製成附表，見諸文後。
由附表大致可得如下三點觀察：
第一，文本差異主要出現在“先志”，《大唐西域記》書“先志”者，幾乎
皆有異文而不確鑿。
第二，“耆舊”、“土俗”和“先記”的文獻情況則大致無出入，即有文字
差異，亦多屬可判斷之訛誤。
第三，依照版本先後，時代較早之敦甲本、古本、石本中多作“耆舊”或
“土俗”③，但同樣較早的宋本則並不如此，故而可知《大唐西域記》中傳説
故事的來源，很早就有不同記録。
從文字的表述來看，我們大膽假設：“先志”、“先記”、“耆舊”、“土俗”，
可大致歸入兩種類型，“先志”、“先記”屬於書面文本，“聞諸（之）先志（先
記）”之事，當有一文本依據而爲玄奘閲讀所知；“耆舊”、“土俗”出於耳聞
目睹，“聞諸（之）耆舊（土俗）”之事則是玄奘聽聞而得。約略而言：前者屬
書面，後者屬口傳。
由此，我們推擬，《大唐西域記》中有一部分明確爲由“耆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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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大唐西域記》成書後，貞觀二十年玄奘《進西域記表》稱《大唐西域記》乃“玄奘所記”（《新唐
書·藝文志》亦僅列玄奘之名），然今所見各本《大唐西域記》，卷首題名多作“三藏法師玄奘奉
召譯，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直齋書録解題》亦如是）。一般認爲，此書爲玄奘在弟子辯機協
助下撰成，主要材料及佈局出自玄奘，辯機之協作亦功不可没。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本文依據之該本校勘，
由范祥雍先生完成，後單獨成書曰《大唐西域記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其後唯時代較晚的中本（日本松本初子所藏中尊寺金英泥金本）如此，佛藏之流衍自有獨特之
次第，中本之淵源當與稍早各本不同。
俗”而得之故事，是爲玄奘在西行遊歷過程中耳聞目睹而得並加以記録
的，另有一部分故事則“聞諸先記”，是玄奘由書面典籍閲讀而得並記
於書中的；還有數量不少的故事，不能明確判定①。一種可能的情況是，
這一部分不能確定的記載，可能同時受到口頭傳説與典籍記載的影響。
概而言之，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所記，來源上兼有口傳與典籍兩種
情況。
二
但口傳和典籍的區分卻也不能截然兩判，涇渭分明。首先，所謂佛
典，並非直接來自書寫，雖然後世學人對佛經數次結集的情況多有質疑，
諸種佛典所記細節亦頗多出入，但佛典必非直接形諸文字，而是在相當
的歷史時期内經由口頭轉寫爲文字的。其次，佛典中傳説故事宏富，這
些故事又可能流傳民間轉爲口傳。即使《大唐西域記》所記聞自口傳
者，之前玄奘是否讀過相關典籍記載或這些故事又是否來自典籍，皆存
有可能性而無法確知。可以明確的是，口傳和書面的影響，必然是雜糅和
交互的。
《大唐西域記》記有不少見諸佛典的故事，但這些故事絶非簡單地從佛
典轉移到《大唐西域記》中，其中就存在著上面言及的複雜情況。季羨林等
在《大唐西域記校注》（下簡稱《校注》）中已經注明了若干故事也見於其他
典籍，這裏以《校注》的説明爲據，加以補充②，製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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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出幾種版本的文獻差異，不能以時間先後或文本的完整與否簡單判斷出一個“定本”，或
確定究竟應當是“先志”還是“耆舊”、“土俗”，前刻本時代（口傳、傳抄時代）的書籍，鮮有所謂
的“定本”，也一般難以考究其淵源承繼關係，時間上在前的版本和在後的版本很可能只是平行
關係，故而這裏不擬（也基本無法）對具體文字上究竟是否“先志”作出判斷（雖然如果一則一則
故事進行推考，大致上還是可以判斷出在口傳和典籍上的偏重，但這並非本文重心），只是希望
通過上述臚列，説明玄奘所記故事來源上的複雜性。
《大唐西域記校注》注解並非竭澤而漁，只舉列重要佛經，在製作下表過程中，我們添加了一些
《大唐西域記校注》未提及的也記載了類似故事的佛經，同時《大唐西域記校注》也有一些卷數
之類的舛誤，則徑改於表中，不再一一注出。佛典浩如煙海，此處所及只是挂一漏萬，管中窺豹
而已。若未加特殊説明，本文所引佛典據《大正新修藏經》。
《大唐西域記》所載見於佛經等典籍之傳説故事
國 傳説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①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②
卷　 　 一
縛喝國
提謂城及波利城
《五分律》卷十五；《四分律》卷三十一；《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第五；《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二《二商奉食品》；本書卷八有“二長者獻麨蜜處”，《因果經》；《普曜經》。
伽藍百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小乘。
卷　 　 二
那揭羅國
瞿波羅龍傳説 《阿育王經》第二、第六卷；《阿育王傳》卷二。
伽藍雖多，諸窣堵波荒蕪圮壞，僧徒寡少，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健
馱
邏
國
千生舍眼 《校注》已引《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又略叙《菩薩本行經》卷下，情節略不同。
鬼子母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一；《雜寶藏經》第九；《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二；《佛説鬼子母經》。
商莫迦菩薩故事
《六度集經》卷五；《雜寶藏經》第一；《僧迦羅刹所集經》卷上；《善見律毗婆沙》第二；《睒子經》；《洛陽伽藍記》卷五。
獨角仙人故事
《佛本行集經》卷十六；《佛所行贊》卷一；《智度論》卷十七。
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 漫 蕭 條，（迦膩色迦王伽藍）僧徒 減 少，小 乘。天 祠 百 數，異 道雜居。
卷　 　 三
烏仗那國
忍 辱 仙本生
《六度集經》卷五；《賢愚經》卷二；《涅盤經》卷三；《中本起經》上；《僧伽羅剎所集經》上；《出曜經》卷二十三。
伽藍舊有一千四百，多已荒蕪，僧徒昔一萬八千，今漸減少，大乘，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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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佛典，大部分譯於玄奘之前，也有玄奘之後的義淨等翻譯的。但這些後譯佛典，玄奘也有可
能讀過其梵文原本，而佛典的梵本情況，往往極爲複雜，所以佛典譯出時間的前後，在這裏或不
宜鑿求。
季羨林爲《大唐西域記校注》所作前言《玄奘與〈大唐西域記〉》中將印度諸國的佛教情況（包括
伽藍、僧徒和宗派）、異道情況（包括天祠、信徒）匯於一表，表中的這一欄，即大致録自《玄奘與
〈大唐西域記〉》，不屬於印度境内國家而不見於彼表者，查考《大唐西域記》相關記載而補之。
續　 表
國 傳説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烏
仗
那
國
如來降龍故事
《菩薩本行經》卷中；《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四；《佛所行贊》卷四；《智度論》卷九；《善見律毗婆沙》所記降龍者爲末闍提。
如來捨身聞半頌 《大般涅盤經》卷十四。
薩縛達多王本生
《六度集經》卷二，卷一亦有類似長壽王故事；《智度論》卷十二。
析骨書經典本生
《賢愚經》卷一；《智度論》卷四十九；《菩薩本行經》卷下；《洛陽伽藍記》卷五。
尸毗迦王割肉喂鷹本生
《賢愚經》卷一；《六度集經》卷一；《菩薩本生鬘論》卷一；《智度論》卷四；巴利文《本生經》；《洛陽伽藍記》卷五；《法顯傳》。
變蘇摩蛇本生
《賢愚經》卷七；《菩薩本行經》卷下；《六度集經》卷一；《洛陽伽藍記》卷五。
孔 雀 王本生
《六度集經》卷三（所載不同，《校注》誤）；《雜譬喻經》卷上。
慈 力 王本生 《賢愚經》卷二；《菩薩本生鬘論》卷三。
同前
呾叉始羅國
青蓮同馥故事 《大毗婆沙論》卷一百一十四。
戰達羅鉢剌婆本生 《佛説月光菩薩經》。
舍 千 生本生
《賢愚經》卷六；《六度集經》卷一；《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五；《大寶積經》卷八十。
伽藍雖多，僧徒寡少，大乘。
僧訶補羅國
摩訶薩埵投身飼虎
《六度集經》卷一；《賢愚經》卷一；《菩薩本生鬘論》卷一。 大乘
卷　 　 四
■菟羅國
獼猴持蜜奉佛
《雜阿含經》卷四十二；《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賢愚經》卷十二；《佛五百弟子自説本起經》等。本書卷七吠舍釐國亦有“諸獼猴奉佛蜜處”（又見《四分律》卷二）。
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兩千餘人，大小二乘，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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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國 傳説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劫比他國
蓮花色尼見佛
《五分律》卷四；《智度論》卷十一；《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二；《法顯傳》。
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 祠 十 所，異 道雜居。
卷　 　 五
羯若鞠闍國
曲女傳説 《薄伽梵往事書》；《羅摩衍那》。 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正量部。
卷　 　 六
室
羅
伐
悉
底
國
蘇 達 多故事
《須達經》（與《中阿含·須達多經》同）；《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八；《賢愚經》卷十；《經律異相》卷三；《雜譬喻經》卷下；《法顯傳》等。
指鬘舍邪故事
《增一阿含經》；《央掘魔羅經》；《雜阿含經》卷三十八；《賢愚經》卷十一。
如來洗病苾蒭
《四分律》卷二十八；《增一阿含經》卷四十；《大毗婆沙論》卷十一；《生經》卷三等。
没特伽羅子舉舍利子 衣 帶不動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九；《智度論》卷四十五。
外道梵志殺 淫 女謗佛
《六度集經》卷五；《修行本起經》卷一；《孫陀利宿緣經》；《經律異相》卷四十；巴利文《本生經》，《法顯傳》。
提 婆 達多事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七；《十誦律》卷三十六、三十七；《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八；《智度論》卷十四；《法顯傳》。
戰遮婆羅門毁謗如來事
《生經》卷一；《經律異相》卷四十五；巴利文《本生經》、巴利文《法句經》等；《法顯傳》。
伽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正量部。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４９３· 　 嶺南學報　 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
續　 表
國 傳説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室羅伐悉底國
毗盧擇迦王陷地獄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六；《毗琉璃王經》；《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七、八、九。
得 眼 林故事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三；《法顯傳》。
同前
劫比羅伐窣堵國
釋迦降神母胎
《普曜經》卷二（《降神處胎品第四》）；《佛本行集經》卷七《俯降王宫品第五》等。
阿私多仙看相
《佛本行集經》卷七至卷十；《佛所行贊》卷一；《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等。
太子角力擲象
《因果經》卷二；《普曜經》卷三；《方廣大莊嚴經》卷四；《佛本行集經》卷十三等。
太子逾城見 生 老病死
《佛本行集經》卷十四《出逢老人品第十六》；《長阿含經》；《方廣大莊嚴經》卷五；《五分律》卷十五；《因果經》卷二等。
太子坐樹陰觀耕田
《因果經》卷二；《佛本行集經》卷十二；《普曜經》卷三（《坐樹下觀犁品第八》）；《方廣大莊嚴經》卷四。
毗盧擇迦王誅釋種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六；《四分律》卷四十一；《五分律》卷二十一；《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八。
釋 迦 度族人
《四分律》卷四；《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九。
天像迎佛傳説
《普曜經》卷三（《入天祠品第六》）；《方廣大莊嚴經》卷四。
太子角逐射箭
《因果經》卷二；《佛本行集經》卷十三；《方廣大莊嚴經》卷四等。
伽藍故基千有餘所。宫側伽藍：僧徒三十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藍
摩
國
無憂王分建窣堵波 《長阿含經》卷四；《阿育王傳》卷一。
太子解衣剃髮
《普曜經》卷四（《出家品第十二》）；《方廣大莊嚴經》卷六等。
太子以寶衣 易 鹿皮衣
《校注》引《瑞應本起經》。
灰 炭 窣堵波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九。
一伽藍，僧徒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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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尸那揭羅國
雉王救火本生 《智度論》卷一十六。
鹿 救 生本生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八。
善賢故事
《大般涅盤經》卷五十六；《長阿含經》卷四；《雜阿含經》卷三十五；《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七；《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八。
執 金 剛躃地 《佛入涅盤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摩訶摩耶夫人哭佛 《摩訶摩耶經》卷下。
如來三從棺出 《長阿含經》卷四；《經律異相》卷四。
直性婆羅門分舍利 《長阿含經》卷四。
此國與藍摩國皆屬於荒廢之地。
卷　 　 七
婆
羅
痆
斯
國
初轉法輪
《因果經》卷三；《方廣大莊嚴經》卷七；《四分律》卷三十二；《五分律》卷十五；《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三、三十四《轉妙法輪品》；《增一阿含經》卷十四等。
彌勒受成佛記 《長阿含經》卷六；《大寶積經》卷四二等。
象王本生 《六度集經》卷四；《雜譬喻經》卷上；《雜寶藏進》卷二；巴利文《本生經》。
示爲鳥身本生
《智度論》卷一十二；《四分律》卷五十；《五分律》卷十七等。
施 鹿 林本生
《六度集經》卷三；《智度論》卷十六；《雜譬喻經》、《出曜經》卷十四；巴利文《本生經》卷十二等。
問道阿羅邏、郁頭藍子
《佛本行集經》卷二十一《問阿羅邏品第二十六（上）》及二十二《問阿羅邏品第二十六（下）》、《答羅摩子品第二十七》；《中阿含經》卷五十六。
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二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百餘所，異道萬餘人（事自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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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羅痆斯國
烈士池
月兔故事
《六度集經》卷三；《生經》卷三十一；《菩薩本生鬘論》卷六；《雜寶藏經》卷十一；《撰集百緣經》卷三十八；巴利文《本生經》等。
同前
戰主國
曠野鬼皈依如來 《雜寶藏經》卷八等。
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小乘。天祠二十，異道雜居。
吠
舍
釐
國
庵没羅女皈依佛教
《長阿含經》卷二；《增一阿含經》卷十；《五分律》卷二十；《四分律》卷四十；《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六等。《法顯傳》所記地理位置不同。
天魔迷惑阿難
《長阿含經》卷二；《大般涅盤經》卷上；《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六；《法顯傳》。
千佛本生
《雜寶藏經》卷一《鹿女夫人緣》、《蓮花夫人緣》；《長阿含經》卷十一；《大般涅盤經》卷上；《六度集經》卷三；《水經注》、《法顯傳》。
栗呫婆子别如來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六。
摩訶提婆本生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八；《中阿含經》卷十四；巴利文《本生經》。
吠舍釐城第二結集
《四分律》卷五十四；《五分律》卷三十；《十誦律》卷六十、六十一；《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四十；《善見律毗婆沙》卷一；《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三；《法顯傳》。
阿難陀分身與二國
《阿育王傳》卷三；《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四十；《法顯傳》，本書卷九“摩揭陀國下”有“阿難半身窣堵波”遺址。
伽藍數百，多已圮壞，存者三五。僧徒 稀 少。天 祠 數十，外道雜居（露形之徒）。
弗栗恃國
化度漁人故事
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天 祠 數 十，外 道實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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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八
摩
揭
陀
國
阿育王皈依佛教
北傳佛教：《雜阿含經》卷二十三；《阿育王傳》卷一；《阿育王經》卷一；《分别功德論》卷三等。南傳佛教：《善見律毗婆沙》等。
佛爲阿育王説獻土之因
《賢愚經》卷三；《法顯傳》。
摩醯因陀羅故事
北傳佛教：《阿育王傳》卷二；《阿育王經》卷三；《分别功德論》卷三等。南傳佛教：《善見律毗婆沙》等。本書卷十一僧伽羅國有摩醯因陀羅至僧伽羅國傳法記載。
雞 園 僧伽藍
《雜阿含經》卷二十三；《阿育王經》卷二；《善見律毗婆沙》卷二。
阿育王半阿摩落伽 《大莊嚴論經》卷五；《阿育王經》卷五。
建揵椎聲窣堵波 龍樹、提婆故事。
馬鳴遺迹 馬鳴摧服鬼辯婆羅門。
如來成道時日
三十歲：《梵網經》、《普曜經》、《瑞應本起經》、《因果經》、《智度論》等；三十五歲：《長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十二遊經》、《出曜經》等。
天 帝 釋奉草
《四分律》卷三十一；《五分律》卷十五；《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五。
青雀群鹿呈祥
《佛所行贊》卷三；《無量壽佛經》序文；《法顯傳》。
大梵天王勸請
《四分律》卷三十二；《五分律》卷十五；《方廣大莊嚴經》卷十；《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三《梵天勸請品第三十六》。
如來受貧老 母 施故衣
《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二；《因果經》卷四。
伽藍五十餘所，伽藍、天祠及窣堵坡，餘址數百，存者二三，僧徒萬有餘人，大乘。天祠數十，異道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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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揭
陀
國
目支鄰陀龍王護佛
《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一；《四分律》卷三十一；《五分律》卷十五；《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一；《法顯傳》。
四天王以石鉢獻佛
《佛本行集經》卷六十一；《五分律》卷十五；《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第五；《四分律》卷三十一；《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二（此處有從金鉢改爲頗梨鉢、琉璃鉢、赤珠鉢、瑪瑙鉢、車璩鉢、石鉢）。
盲龍復明 《佛所行贊》卷三。
同前
卷　 　 九
摩
揭
陀
國
香象侍母 《雜寶藏經》卷二；《佛本行集經》卷五十六；巴利文《本生經》。
雞足山大迦葉故事
馴服醉象
《佛所行贊》卷四；《增一阿含經》卷九、卷四十七；《雜寶藏經》卷八；《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九；《法句譬喻經》卷三。
舍利子聞馬勝比丘説法
《因果經》卷四；《佛本行集經》卷四十八。
勝密害佛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五；《智度論》卷三。
時縛迦大醫 建 説法堂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九；《佛説寂志果經》；《長阿含經》卷十七；《四分律》卷三十九、四十；《善見律》卷十七。
提婆達多遙擲擊佛
《五分律》卷三；《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七；《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九；《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第十八；《法顯傳》。
阿 難 爲魔怖 《法顯傳》。
卑 鉢 羅石室 《法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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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揭
陀
國
提婆達多入定石室 《法顯傳》。
比丘自害證果 《法顯傳》。
迦 蘭 陀竹園 《中本起經》上；《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八。
第一結集
《智度論》卷二；《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二；《阿育王經》卷六；《付法藏因緣傳》卷一；《阿育王傳》卷四；《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九、四十；《四分律》卷五十四；《五分律》卷三十；《善見律毗婆沙》卷一等。
殊底色迦長者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二、三；南本《大般涅盤經》卷二十八；《光明童子因緣經》；《樹提伽經》等。
外道執雀問佛死生
《校注》：“此傳説出處不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有類似記録，玄奘譯《俱舍論》卷三十有執雀外道故事。
目連故里
頻毗娑羅王迎佛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七。
長爪梵志 《撰集百緣經》卷十；《長爪梵志請問經》。
舍利弗先釋迦逝世
《增一阿含經》卷十八；《月光菩薩經》；《賢愚經》卷五；《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八（《校注》已引，稍有不同）。
天帝釋畫石問佛 《長阿含經》卷十；《法顯傳》。
鴿王本生 《六度集經》卷六（與《西域記》故事相差大）；《智度論》卷十一。
卷　 　 十
伊爛拏鉢伐多國
室縷多頻設底拘胝皈依佛教
《增一阿含經》卷十三；《四分律》卷三八；錫蘭佛傳；西藏佛傳。
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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憍薩羅國
龍猛與提婆、龍猛自刎
鳩摩羅什譯有《龍樹菩薩傳》、《馬鳴菩薩傳》，其中故事與本書出入較大。
伽藍百餘所，僧徒減萬人，大乘。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珠利耶國
提婆遺事 鳩摩羅什譯有《提婆菩薩傳》，其中故事與本書出入較大。 伽藍頽敗
，僧徒粗有。天祠數十所。
卷　 十　 一
僧伽羅國
僧伽羅建國傳説
巴利文《本生經》中的《雲馬本生》；《六度集經》卷六；《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九；《中阿含經》卷三十四；《法顯傳》。
阿跋耶祇釐住部 《善見律毗婆沙》卷二、三。
俯首佛像傳説
伽藍百餘所，僧徒二萬餘人，大乘上座部。
阿軬荼國
諸苾蒭著亟縛屣、三衣重複
《四分律》卷三十九；《五分律》卷二十、二十一；《十誦律》卷二十五；《僧祇律》卷二十三等。
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五所。
卷　 十　 二
瞿薩旦那國
建國傳説 藏文《于闐國史》（寺本婉雅有日譯）。
毗盧折那伽藍 《洛陽伽藍記》；藏文《于闐國授記》。
如來于瞿室■伽山説法
藏文文獻：《牛角山懸記》、《僧伽伐彈那懸記》、《于闐國懸記》、《于闐國史》（《校注》已介紹各種漢譯）。
麻 射 僧伽藍 藏文《于闐國史》；《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
龍鼓傳説 《于闐國史》。
雕檀佛像 《洛陽伽藍記》卷五。
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乘。
·１０４·《大唐西域記》所載佛教口傳故事考述　
　 　 季羨林在《玄奘與〈大唐西域記〉》中通過對大小乘之間的對比、佛教和
外道的對比等詳細討論了佛教在印度的情況，而通過上表，我們還可以從
佛教傳説故事的角度作更具體的討論。
這裏可以附帶提及的是，《大唐西域記》所記佛教故事，在有的國家特别多，
而這些國家，或歷史上佛教興盛，或在玄奘遊歷時佛教仍然發達：前者如烏仗那
國（九則故事，該國舊有伽藍一千四百）、室羅伐悉底國（九則故事，該國有伽藍
數百）、劫比羅伐窣堵國（九則故事，該國伽藍故基千有餘所）、吠舍釐國（七則故
事，該國曾有伽藍數百）；後者如健馱邏國（四則故事，該國伽藍有千餘所）、婆羅
痆斯國（八則故事，該國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同時，由於地理因素，
某些與釋迦牟尼密切相關的地方，故事相當密集，最爲典型的就是摩揭陀國。
三
上文已經指出，《大唐西域記》所記傳説故事在來源上有來自口傳、典
籍或雜糅的複雜情況，前表所列故事，雖然大都可見於其他典籍，但絶非僅
來自書面，其中當有不少“耆舊”、“土俗”影響的元素。
玄奘對傳説故事的記録，與其西行經歷同步，大致上到了某地，則記載發
生在此地的傳説故事，其中很多地方還有與故事相關的所謂“遺迹”，表中有
大量故事只是簡單提及某地爲某某故事的發生場所，這些記載，没有太大的必
要詳辨其出於口傳還是書面。有一些記載則可以明確其來源於典籍，如藍摩國
和拘尸那揭羅國中所記故事，這兩地在玄奘遊歷之時，都是荒蕪頽敗之所，藍
摩國“空荒歲久，疆埸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拘尸那揭羅國“居人稀曠，
閭巷荒蕪”①。這些地方所記的見諸佛典的傳説故事，應當没有太多口傳部分。
還有一部分故事，主要來自口傳，與佛典關涉不大。上表中有五個傳
説故事，難以找到佛典文獻中直接的記載②。這些應當主要是來自口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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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５２６、５３６ 頁。
分别是烈士池故事（婆羅痆斯國）、化度漁人故事（弗栗恃國）、雞足山大迦葉故事（摩揭陀國）、
目連故里（摩揭陀國）、俯首佛像傳説（僧伽羅國）。這些或許是當地流傳較廣的傳説故事，也可
能有其他文獻依據（參看下文對“獨角仙人”故事的分析）。同時，這些與佛典無關之故事，亦有
影響甚深遠之例，如“烈士池”故事，前賢考訂頗多，我們的詳細分析見《從烈士池傳説到杜子春
故事》（載《民間文藝季刊》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該文略作修訂收入陳引馳
《隋唐佛學與中國文學》第七章第二節，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７３—３９９ 頁。
故事中，《大唐西域記》卷九所記“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值得加以提出討
論。關於“執雀外道”，玄奘在介紹摩揭陀國那爛陀僧伽藍附近諸迹時僅一
句帶過：“其西垣外池側窣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校注》對
此句加以注釋：“案此傳説出處不詳。”①《校注》隨後還引用了《大唐西域求
法高僧傳》的類似記載（“婆羅門執雀請問處”）②，這説明在略晚於玄奘的
時代，相關故事還在當地流傳，而且能够見到與這一故事相關的“遺迹”。
需要辨説的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在記述文字之後有“唐云雀離浮圖”
一語。關於“雀離浮圖”，唐代以前文獻即有所記録。《洛陽伽藍記》卷五宋
雲、惠生使西域部分，詳細記述了“乾陀羅城”的“雀離浮圖”始末，周祖謨指
出，《洛陽伽藍記》中的記載與《北史》之記録相合，並對“雀離”之名作了解
釋③，范祥雍也廣引前賢研究予以疏釋④，我們知道，唐前内外典籍《法顯
傳》、《水經注》、《魏書·西域傳》等也有相關記述；成書時代晚於玄奘的
《續高僧傳》、《法苑珠林》等書中，亦可見“雀離浮圖”之相關記録⑤。然而，
需要指明的是，這些雀離浮圖的地點，都在“乾陀羅城”或“弗樓沙國”（如
《法顯傳》、《水經注》），而非《大唐西域記》“執雀外道於此問佛死生”發生
的“摩揭陀國”。綜合來看，玄奘所記“執雀外道於此問佛死生”與中古時代
諸多典籍涉及的“雀離浮圖”在發生的地點和故事的情節上並不相同，《大
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之注語，大約由字面牽合而致，未可混淆而論。回到
《大唐西域記》“執雀外道於此問佛死生”，值得注意的是，類似遺迹並不僅
僅在西行求法時纔能看見，“執雀外道”這一形象，在北朝到唐初的佛教造
像中十分常見，往往和“持骷髏外道”成對出現。王惠民對此進行了專門的
研究，王氏的論文指出，敦煌壁畫中有三十組執雀外道、持骷髏外道形象，
敦煌以外的這類圖像則有二十七組。王惠民據玄奘譯《俱舍論》卷三十，推
定執雀外道並非以往學者認爲的婆藪仙，而是離繫子。《俱舍論》卷三十對
離繫子“問雀死生”的記録語焉不詳，“但這一故事在佛傳、《阿含經》等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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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此句表中已引，參看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７６０ 頁。
義淨原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１１５ 頁。
周祖謨言：“其所以名之曰雀離者，或云雀離乃具有異采之義。”見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
伽藍記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１４ 頁。
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３３４—３３７ 頁。
《大唐西域記》對此亦有記載，比勘《法顯傳》諸書，實爲一事，唯未見“雀離”之名。參玄奘著，季
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３８—２３９ 頁。
期佛經中似乎没有記載”，王氏經過查考，發現“目前所知較早的記載是南
朝真諦（４９９—５６９）譯《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卷二三”，但其中記述“也是一
筆帶過”，目前所知的最具體的關於“執雀外道”故事的記載，是玄奘門人普
光《俱舍論記》中的記録①：“如外道離繫子以手執雀問佛死、生。佛知彼
心不爲定，若答言死，彼便放活；若答言生，彼便捨殺。故佛不答。”而《俱
舍論記》恰恰是普光傳玄奘《俱舍論》之“記”，故而普光的詳細記録或乃
聞之於玄奘。據此我們可以推斷，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記録的“外道
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應當主要從口傳故事中而得，但這一口傳故事
與佛典（尤其是玄奘所譯之《俱舍論》）有一定聯繫，故而在傳授《俱舍
論》時，玄奘或許依據當年耳聞之傳説故事，進行了具體解説，從而被普
光記録。
比較有意義加以細緻探究的，是《大唐西域記》中與典籍所記差異較
大的傳説故事，這種差異的産生，極有可能是“耆舊”、“土俗”的口傳
導致。
《大唐西域記》所記與佛典所記之差異，又有如下幾種情況：
首先，是具體空間的落實②。
這是每個故事都不能避免的，佛經所説故事往往虚設某地，具體
的空間信息不充分。而《大唐西域記》以遊歷爲綫索，故而每個故事
的發生乃至流傳，都有十分具體的地點。這種“落實”甚至會因爲佛
經故事流傳影響大而四處被“認領”，以致一個故事有多個“遺址”，
《大唐西域記》卷七吠舍釐國有天魔迷惑阿難的地點，而卷九摩揭陀國
也有阿難爲魔波旬所怖的記載，這兩個故事情節差異頗大，側重點更是
不同，但很可能都是由最初見於《長阿含經》等早期佛典的故事流衍
而成。
我們不僅能在《大唐西域記》中找到類似故事的不同的“遺址”，還能將
它和同樣西行求法的宋雲、惠生以及法顯的遊歷記録進行對比。前表中共
有二十三個故事同時也見諸《法顯傳》或《洛陽伽藍記》卷五之“宋雲、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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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參看王惠民《執雀外道非婆藪仙辨》，載於《敦煌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此一問題，參看陳引馳《佛教文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三章第四節《僧侣
傳記中的傳奇》及陳引馳《印度佛教故事口傳入華之途徑及語言交際》（《中國學研究》第 １７ 輯，
濟南：齊魯書社 ２０１１ 年版）。
使西域”部分①。較諸《大唐西域記》，法顯和宋雲、惠生的記載往往更爲簡
略，一般只交代某地爲某故事的發生場所，偶爾會對故事加以概述，但很少
有《大唐西域記》中的長篇記録。法顯、宋雲、惠生西行的時代和玄奘並不
太遠，經行之處和玄奘也多有重疊，故而自然容易記載類似的故事。但若
根據今人考釋之當時各國地理位置，我們卻可以發現，一些類似的故事發
生之地卻並不完全一致②。面對這一現象，後來學者多從具體地理位置的
考辨上進行分疏，周祖謨在《洛陽伽藍記校釋》卷五烏塲國之“阿周陀窟及
閃子供養盲父母處”之後有長篇校釋，最後歸納：“上述本生譚，玄奘《記》均
在健馱邏國（Ｇａｎｄｈｒａ，即下文之乾陀羅國），睒子塔在跋虜沙城（Ｐａｌｕｓ·ａ，即下文之佛伏沙城）之西北二百餘里，太子石室在城之東北二十餘里。皆在
烏場國之南。故沙畹以爲此記編次錯亂，檀特山之記述應位於記述佛伏沙
城之前。今細繹斯記，前後文次縝密有序，實未紊亂。蓋宋雲、惠生居烏場
國久，檀特山亦適在烏場之西南，若當其居烏場國之時，往至檀特山，爾後
始如健馱邏國，未爲不可，則依其遊迹所及之先後而述之，亦未爲誤。且惠
生時，烏場國與健馱邏國之疆域，與玄奘入竺時是否相同，猶未可知。豈可
一概而論？與其謂編次有錯亂，勿寧謂其記叙稍欠詳明耳。”③沙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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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分别是“析骨書經典本生”（《大唐西域記》卷三“烏仗那國”、《洛陽伽藍記》“烏塲國”）、“尸毗
王本生”（《大唐西域記》卷三“烏仗那國”、《法顯傳》“宿呵多國”、《洛陽伽藍記》“乾陀羅國”）、
“變蘇摩蛇本生”（《大唐西域記》卷三“烏仗那國”、《洛陽伽藍記》“乾陀羅國”）、“蓮花色尼見
佛”（《大唐西域記》卷四“劫比他國”、《法顯傳》“僧伽施國”）、“蘇達多故事”、“外道梵志殺淫
女謗佛”、“提婆達多事”、“戰遮婆羅門毁謗如來”、“得眼林故事”（《大唐西域記》卷六“室羅伐
悉底國”、《法顯傳》“拘薩羅國舍衛城”）、“庵没羅女皈依佛教”、“千佛本生故事”、“七百賢聖結
集”（《大唐西域記》卷七“吠舍釐國”、《法顯傳》“毗舍離國”）、“阿難爲魔怖”（《大唐西域記》卷
七“吠舍釐國”、卷九“摩揭陀國”、《法顯傳》“王舍新城蓱沙王舊城”）“阿難陀分身與二國”
（《大唐西域記》卷七“吠舍釐國”、《法顯傳》“毗舍離國”及“五河合口”）、“無憂王相關故事”
（《大唐西域記》卷八“摩揭陀國”、《法顯傳》“伽耶城貝多樹下”，二處故事情節與順序皆有所不
同）、“青雀群鹿呈祥”、“目支鄰陀龍王護佛”（《大唐西域記》卷八“摩揭陀國”、《法顯傳》“伽耶
城貝多樹下”）、“提婆達多遙擲擊佛”、“卑鉢羅石室”、“提婆達多入定石室”、“比丘自害證果”
（《大唐西域記》卷九“摩揭陀國”、《法顯傳》“王舍新城蓱沙王舊城”）、“天帝釋畫石問佛”（《大
唐西域記》卷九“摩揭陀國”、《法顯傳》“小孤石山那羅聚落”）、“僧伽羅傳説”（《大唐西域記》
卷十一“僧伽羅國”、《法顯傳》“師子國”）。
參看前注所列各地之下的今人考釋，《大唐西域記》主要依據前揭《大唐西域記校注》，《法顯傳》
主要參考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洛陽伽藍記》主要參考周祖謨
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０ 年版）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及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６ 年版）。
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９３ 頁。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與周氏都已經注意到，同樣的故事，《大唐西域記》和《洛陽伽
藍記》所記地理名稱不同。沙畹氏直接以文本訛誤（“編次錯亂”）加以解
釋，而周氏則認爲地名不同不代表地理位置不同。但如果綜合《法顯傳》、
《洛陽伽藍記》和《大唐西域記》，恐怕類似故事發生之地確非完全一致。其
原因，更可能是因爲傳説故事究非歷史事實，其坐實會隨時空之變遷而轉
變，這種情況在傳説故事之坐實過程中不可避免。故而時空條件的變異完
全可能導致傳説故事發生地的變化。
其次，是因地制宜的元素改易。
如烏仗那國的變蘇摩蛇本生故事①，佛典中所記該故事與《大唐西域
記》所載大有不同。《賢愚經》卷七“設頭羅健寧品第三十三”中佛陀往世
爲國王，爲了救濟人民，化身爲大魚供人食用。而在《佛説菩薩本行經》卷
下所録的類似故事中，佛爲跋彌王時，國中人民有瘡病，佛陀“求願作魚”，
病者食魚肉而除病。《洛陽伽藍記》卷五“乾陀羅國”下也有這一本生故事
的遺址，如來亦變化爲“摩竭大魚”。值得注意的是，在宋雲、惠生西行之
時，辛頭大河之河西岸上尚有塔和有魚鱗紋的石作爲這一本生故事的紀
念②。而在《大唐西域記》有關烏仗那國的記載中如來卻化身爲水蛇（蘇摩
蛇），這樣一種變異，説明在玄奘經過的這一遺址，或與宋雲、惠生所經行之
處不同，或相同之地的外在環境發生了變異③，也或許能説明烏仗那國有食
蛇之習俗。這樣一種因地制宜的元素改變，在每個故事上都多多少少有所
發生，這些變異和“坐實”息息相關，也無疑因口傳影響而發生。
還可舉卷七吠舍釐國的“千佛本生”故事爲例，這是一個廣泛見諸各種
佛經的故事，《校注》在注解中已經指出：“《西域記》所載此故事與《雜寶藏
經》卷一《鹿女夫人緣第九》情節同，但其地爲波羅奈國。同上書《蓮花夫人
緣第八》所載亦略同。又見於《長阿含經》卷十一，作多子塔，《大般涅槃
經》卷上作多子支提，《水經注》與《法顯傳》其地作放弓仗塔，此塔在《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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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８３—２８４ 頁。
“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
紋。”參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 １９７ 頁。
玄奘對這一故事發生地環境的介紹是：“至薩裒殺地（唐言蛇藥）僧伽藍。有窣堵波高八十餘
丈。”（《大唐西域記校注》第 ２８３ 頁）可知此地有紀念這一本生故事的伽藍和塔，而宋雲、惠生經
行之時只有塔和石。玄奘時有魚鱗紋之石當已不存，否則原本變爲“魚”的故事恐怕會因此一
“證物”的存在而持續流傳。
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七又名放弓仗制底，故事情節亦異。”①在《大
唐西域記》中，這個故事是與一窣堵波聯繫在一起的②。在《法顯傳》中，塔
也是必不可少的建築，既存在於現實中，也出現在故事裏③。但在《雜寶藏
經》卷一的兩個故事中，塔都未出現④。而《長阿含經》、《根本説一切有部
毗奈耶雜事》等佛經中的故事裏則明確有塔。《大唐西域記》中，“鹿女乃
昇城樓，以待寇至”⑤，既不在大白象上，也不在百丈之臺上，或許就因爲尚
有城樓遺迹，當地的外在環境改易了故事中的元素⑥。
再次，是對民間故事傳説的繼承。
健馱邏國所記的獨角仙人故事⑦，在佛典中廣泛出現，形態不一。《佛
本行集經》卷十六所記載的對話中，優陀夷國師之子僅僅以極簡單的語言
談及“獨角仙人之子”爲婬女商多誑惑而“失禪及五神通”，用以證明美色之
能惑人（進而通過故事突出佛陀不受女色誘惑之偉大），也就是説獨角仙人
（在《佛本行集經》中更明確爲獨角仙人之子）故事祇是用來説明佛陀品格
的例證；但在《大智度論》卷十七中，故事曲折繁複，不僅交代了仙人的由
來，還解釋了婬女爲何要引誘仙人，篇幅頗長，最後則不忘與宣教勾連⑧，
《經律異相》卷三十九“外道仙人部”也延承了《大智度論》的這一故事。這
兩處的“獨角仙人”故事，出入頗大，一爲表現美色誘惑的反面故事，一爲佛
教傳統中佛陀的前世本生，但終究皆與佛教有關。
不過，“獨角仙人”故事的印度本土淵源，值得注意。《校注》在臚列相
關佛典後指出：“印度的佛教彫刻多以此作爲素材。《羅摩衍那》第一篇第
八、九、十章有此故事。”⑨《羅摩衍那》是古代印度影響極大的偉大史詩，在
·７０４·《大唐西域記》所載佛教口傳故事考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５９６ 頁。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大唐西域記校注》第 ５９４ 頁）
“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至賊到時，小夫人於樓上語賊言……後世尊成道，告諸弟
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
（《法顯傳校注》第 ８０ 頁）
《蓮華夫人緣第八》中，蓮華夫人“乘大白象，著軍陣前”，《鹿女夫人緣第九》中，夫人要求“作百
丈之臺”，也是在臺上認子退敵的。相較而言，臺與塔形態較爲接近。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５９５ 頁。
或者説使得這一故事更加接近某些佛典中的故事而非另一些。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５９ 頁。
“佛告諸比丘：‘一角仙人，我身是也；婬女者，耶輸陀羅是。爾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爲之
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以是事故，知細軟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６０ 頁。
漫長的歲月中逐漸形成，一些歷史學者認爲，“《羅摩衍那》寫成的時代是奴
隸社會”，季羨林則認爲“《羅摩衍那》産生於印度的封建社會。時間是從公
元前 ４ 或 ３ 世紀到公元後 ２ 世紀”①。要之，《羅摩衍那》在形成、流衍過程
中，與諸種佛典當有互涉。特别是，仙人被女色所誘的故事在《羅摩衍那》
第一篇第八、九、十章中，也是作爲一個“僧侣們口耳相傳”的“古老故事”而
被講述的②，故事的梗概與《大唐西域記》所述約略相同③，可以推斷，“獨角
仙人”故事本就在印度民間流傳頗廣，而佛教在傳播過程中，將這一民間故
事吸收改易，用以幫助宣教，所以這一故事在佛典裏又各具形態。而《大唐
西域記》所述健馱邏國部分，則有專門的“獨角仙人所居之處”，玄奘之所以
記録這一故事傳説，當是由於此一遺迹的存在，而錯綜傳説、記叙而成，但並
不採取《佛本行集經》和《大智度論》或多或少所具有的宣教姿態。
最後，要加以討論的是某些篇幅較長的故事的大幅變異。
以上所説的三點，大致還只是小幅度的差異，往往在《大唐西域記》中亦
不佔太長篇幅。但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還記録了一些篇幅較長的故事，這
些故事與佛典所記又多有出入。其實，出入較大，或許正是這些故事篇幅較
長的重要原因，如果所記述之故事和佛典大體吻合，玄奘也就不會花費很多筆
墨加以記載，只要像其他故事那樣以此處爲某某故事發生之所一筆帶過即可。
最值得一提的是關於馬鳴、龍樹、提婆三位菩薩的記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提到了馬鳴菩薩及其遺迹，該書提及馬鳴的故事集
中於這一卷（卷十二朅盤陀國論及當時印度四大論師時亦提及馬鳴）；卷八
同時記録了龍樹菩薩和揵椎伽藍的故事，之後在卷十記録了龍樹與提婆的
交誼及其生平故事；提婆菩薩則在卷四窣禄勤那國部分已經出現，卷五鉢
邏耶伽國記載了他挫服外道的故事，當然，他也出現在卷八揵椎伽藍的故
事中，卷十更是對他的生平有大致交代。
馬鳴、龍樹、提婆的生平，中土佛教文獻中早已有詳細記述：姚秦時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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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參看季羨林《〈羅摩衍那〉前言》，收入《季羨林文集》第十七卷《羅摩衍那（一）》，南昌：江西教
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４ 頁。
同上書，第 ５１—６８ 頁。
但有兩點大的差異：第一是《羅摩衍那》中有豐富的細節描述和對話展開；第二是故事基調不
同，最後，“那光輝的鹿角仙人，就這樣住在那裏，享受著種種幸福，帶著散他他的妻。”（《羅摩衍
那（一）》第九章，《季羨林文集》第十七卷，第 ６１—６２ 頁）《羅摩衍那》中鹿角仙人的結局是幸福
美好的，而在佛典中這一點並不突出。
摩羅什譯出過《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此傳今有面貌差異頗大的兩
個版本）和《提婆菩薩傳》①。這三篇重要的菩薩傳情節性很强，内容豐富，
都收在《大藏經》的“史傳部”。
關於馬鳴，《大唐西域記》祇記載了馬鳴摧敗鬼辯婆羅門的遺迹，而鳩
摩羅什譯《馬鳴菩薩傳》則豐贍得多，且有著少見的叙事結構，開篇並没有
著墨於馬鳴菩薩，而是從他的師尊脅尊者講起：與脅尊者同時，中天竺有外
道“世智聰辯，善通論議”，在中天竺某處伽藍舌戰衆僧獲得勝利，並不許該
處伽藍“公鳴揵椎受人供養”；脅尊者於是以神力至中天竺，鳴響揵椎，在國
王的集會上以論議摧服外道，並收他爲徒。該外道皈依佛教後“博通衆經
明代内外，才辯蓋世四輩敬服”，招致軍力强大的北天竺小月氏國起兵征討
中天竺國以求得此“辯才比丘”，此“辯才比丘”到小月氏後開壇講法，有六
日未食的七匹馬面對草料，卻“垂淚聽法，無念食想”，此“辯才比丘”因能令
馬解其音，遂被尊稱爲“馬鳴菩薩”。
關於龍樹，《大唐西域記》卷八記載他派遣弟子提婆折服外道重鳴揵椎
的故事，和《馬鳴菩薩傳》中脅尊者收服馬鳴的故事極其相似②。但《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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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三菩薩傳，陳引馳曾有簡注，見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粹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版，第 ５８６—６０５ 頁。
《大唐西域記》卷八：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揵椎聲。初，此城内伽藍百
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
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召侣，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揵椎，招集學人！”群愚同止，謬
有扣擊，遂白王，請挍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辭論膚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
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揵椎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耻，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擊
揵椎。時南印度那伽閼剌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
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
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揵椎，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
城外道博學，爾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
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
失宗，已而歎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爾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
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揵椎，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鄰境
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
易衣服，疊僧伽胝，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
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揵椎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客遊比丘。諸僧伽藍，
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揵椎者，擊以集衆。有而不
用，懸之何爲？”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
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耻。”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
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諠談異議，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既昇論座，聽其先説，隨義折破，曾不浹
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悦，建此靈基，以旌至德。（《大唐西域記校注》第 ６４３—６４５ 頁）
西域記》關於龍樹的其他記載和《龍樹菩薩傳》的重心就極爲不同了。《龍
樹菩薩傳》記叙龍樹本爲南天竺梵志，天生聰穎，與三位友人以爲已經窮盡
“天下理義”，便欲“騁情極欲”，於是他們求得隱身之法，潛入王宫，“宫中
美人皆被侵淩”。此事自然爲國王發覺，國王便因勢利導，等他們再次入宫
之時關閉宫門，令侍衛在宫内舞刀，龍樹險中求生，屏氣緊貼國王，逃過一
難，他的三位朋友則皆死於刀下。龍樹由是省悟，逃脱後“入山詣一佛塔出
家受戒”，出家後他“九十日中誦三藏盡”，再入雪山學摩訶經典，之後因爲
無經可學，兼受外道引誘，龍樹生傲慢之心，欲自立門户。幸而此時大龍菩
薩接應他入龍宫，“發七寶華函，以諸方等深奥經典無量妙法授之”。龍樹
菩薩從此一心向佛，之後在天竺各處弘法，以種種神異宣揚大乘教義，過百
歲而卒，這與《大唐西域記》所載龍樹自刎而終的結局，差異頗大。
關於提婆，《提婆菩薩傳》的内容與《大唐西域記》相關部分就更少重
合。《提婆菩薩傳》不像前兩傳，没有多少關於提婆菩薩出家前的内容，該
傳主要記載了三部分内容：一是提婆與大自在天神的一段往復，爲他後來
之弘法埋下“神示”的伏筆；第二部分主要記叙了提婆如何在南天竺傳法，
這一段故事與《龍樹菩薩傳》中龍樹的弘法情節高度相似①，這很大程度上
説明了佛教用以宣教的神異故事，很多都是零散流傳的片段母本，隨時可
以拼湊而入某個整體故事之中；最後一部分則寫了提婆爲外道所謀害，但
以德報怨，交代其結局。
上述三種菩薩傳之類的宗教傳記作品，其地理分屬甚爲模糊，玄奘記
叙這裏的馬鳴、龍樹、提婆遺址與故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遊歷至此，聽
到當地的僧徒或信衆講述了相關的傳説，於是“有聞必録”，記載於書，故差
異甚大。不妨將玄奘所記和三種菩薩傳所説作一對比，多少能看出佛典書
面所記和信衆口中所傳的一些有趣的異同。
首先是馬鳴菩薩早年的“誤入歧途”被轉嫁到了鬼辯婆羅門身上，而脅
尊者的所作所爲也成了馬鳴後學龍樹、提婆師徒的行爲。當然不能排除龍
樹和提婆也碰到過另一個外道，也不准伽藍鳴響揵椎，但我們更願意將這
一情節視作上面所講的“片段母本”。這樣一種“錯置”，至少能够反映出菩
薩故事在口耳流傳過程中，善者愈善，馬鳴菩薩早年的過失也被轉嫁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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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較《龍樹菩薩傳》與《提婆菩薩傳》，請檢陳允吉、胡中行主編《佛經文學粹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５９７—５９８ 頁與第 ６０１—６０２ 頁。
面人物身上，三位菩薩成爲了聚集正面意義的箭垛。
其次是關於龍樹菩薩的結局，《龍樹菩薩傳》所記龍樹之死較爲平淡，
只是在死前有小乘法師對龍樹口出不遜，略生波折。而《大唐西域記》卷十
所記龍樹之死，則曲折許多，裏面包含了父子爭權、王后背子助夫等極富小
説家色彩的細節①，較諸《史記·刺客列傳》所載荆軻勸樊於期自盡，更爲動
人心魄。較之《龍樹菩薩傳》所記，耆舊所説的龍樹故事，曲折生動，驚心動
魄許多，這也是民間傳説的魅力所在。
至於提婆故事，玄奘所記的更偏於佛理，大概提婆此人的種種傳説，本
就不如馬鳴、龍樹豐富（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或許就在於提婆時代最晚，相較
而言可靠資料頗多而可發揮之空間較少）。玄奘在書中記録了《龍樹菩薩
傳》和《提婆菩薩傳》都未有的提婆向龍樹問道的具體過程以及提婆與彌勒
的間接交往，相較馬鳴和龍樹的文字，乏味許多。
另一個篇幅較長的例子是卷十一僧伽羅國的建國傳説，這應當是流傳
時間頗長的故事，《法顯傳》中即有記載②。但《法顯傳》所記極爲簡略，傳
奇色彩也較淡，與諸佛典所記故事也不甚類似。至《大唐西域記》，此一故
事篇幅大增，情節也更加曲折，傳奇色彩更重，亦更接近諸佛典中之故事。
《大唐西域記》所記這個故事大致可以分爲兩個部分，前一部分是僧伽羅如
何逃脱出羅刹女所居之寶洲；後一部分是羅刹女加害國王，僧伽羅被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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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唐西域記》卷十：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餐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
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
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殂落。夫龍猛菩薩
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群有，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
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懼，故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贊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謂曰：“今夕何
因，降迹僧坊，若危若懼，疾驅而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爲含生寶命，經語
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
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飼獸，或割肌救鴿，月光王施婆羅門頭，慈力王飲餓藥叉血，諸若此
類，羌難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爲用，招募累歲，未
之有捨。欲行暴劫殺，則罪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德彰顯。惟菩薩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
識，惠及無邊，輕身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俞，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
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去來六趣，宿契弘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
不可者，其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顧斯爲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絶命，以乾
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
果亦命終。（《大唐西域記校注》第 ８２７—８２８ 頁）
《法顯傳》“師子國”：“其國本無人民，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
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置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
來，於是遂成大國。”（《法顯傳校注》第 １２５ 頁）
爲王並攻佔羅刹女所居鐵城建立僧伽羅國。前一部分故事與巴利文《本生
經》中的《雲馬本生》①、《中阿含經》卷三十四《大品商人求財經第二十》、
《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九《五百比丘因緣品第五十》基本類似，祇有具體名稱
細節上的出入②，同時《雲馬本生》、《大品商人求財經》和《五百比丘因緣
品》有更多的細節描寫和鋪排渲染。但後一部分則不見於《中阿含經》、《佛
本行集經》、《六度集經》。雖然《大唐西域記》的這一部分最後也提到了一
句：“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③但整體記叙重心顯然在僧伽羅
國建國傳説上，没有後半部分僧伽羅的登位爲王和建立該國，或許玄奘就
不會從商人被羅刹女誘惑説起，原原本本花如此多的筆墨記録這個故事。
不妨將此與《佛本行集經》所記加以對比，作爲講述佛陀本行本生的經典，
《佛本行集經》講了不少故事，落脚點必須要在佛陀之前世今生，《五百比丘
因緣品》結尾處（“五百商人安穩得渡大海彼岸”）即點明題旨：“諸比丘，於
汝意云何。若疑於時雞尸馬王，豈異人乎？勿生異念，即我身是；五百人
中，大商主者，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比丘是也；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删
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五百人是。……”在宣教意義上，到此也就足够
了，佛陀、舍利弗、其他弟子的關係已經交代清楚。但作爲建國傳説，這顯
然遠遠不够。《大唐西域記》中的後半部分，顯是玄奘在僧伽羅國聽到當地
人民講述本國建國的傳奇故事記録而成，在佛典中，佛陀前世曾爲馬王，重
點在於馬，所以《校注》注釋此段時，説“佛典關於僧伽羅國建國的傳説，最
早見於巴利文《本生經》中的《雲馬本生》”④，這個本生經的名字也凸顯了
馬的重要性，但在《大唐西域記》的這段記叙裏，主角無疑是僧伽羅，也就是
僧伽羅國的開國之君。《雲馬本生》、《大品商人求財經》和《五百比丘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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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雲馬本生》的漢譯，可以參看郭良鋆、黄寶生譯《佛本生故事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１７—１１９ 頁。
如《雲馬本生》中，被母夜叉誘惑的共有五百商人，其中二百五十位聽從商人頭目，依靠菩薩轉
生的雲馬的幫助，轉危爲安，而另外二百五十個商人則被母夜叉殺掉吃了。《大品商人求財經》
中，入海“逢見諸女人輩”的只是“諸商人”，並無確切數量，但前一批被關於“大鐵城”中商人則
是五百人，且已有二百五十人“被噉”，剩餘二百五十人。《五百比丘因緣品》中，被捉的是五百
商人，鐵城中情況與《大品商人求財經》所述一致，但最後五百商人全部得救。《大唐西域記》所
載“僧伽羅傳説”中，僧伽羅“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鐵牢中的商人則無明確數量，最後也只有
僧伽羅未曾受到羅剎女誘惑，其餘商人則不能抵禦誘惑。（《大唐西域記校注》第 ８７４ 頁：“商侣
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剎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８７５ 頁。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８７７ 頁。
品》中，商人們是以集體形象出現，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人最多只是商人
頭目，並無具體名字，因爲商人們的故事儘管佔據主要篇幅，但佛典故事的
主人公是佛陀轉生的馬。而《大唐西域記》所記僧伽羅的故事中，僧伽羅無
疑是主角，不僅開始介紹了他的家世背景，整個故事也是伴隨著他的行動
而展開的。《大唐西域記》所記的這個故事，雖然基本上脱胎於佛典，但其
性質完全是英雄傳奇式的，這不僅進一步印證了上面講到“對民間故事傳
説的繼承”這一情況時提到的民間故事與宗教傳統的離合，也顯然是當地
對此一故事口耳相傳使然。
如果説在僧伽羅國建國故事上，《大唐西域記》較諸佛典做了“加法”，
那麽前列表中所列的許多傳説故事，相比佛典所載，則是做了“減法”。所
謂“減法”，又有兩種情況：第一，故事細節上的簡省。佛典中的故事，多用
排比等手法，繁複雜多，玄奘在記述故事時，則多删去這些部分，擇要叙述，
如上文所舉的僧伽羅建國故事，《大品商人求財經》和《五百比丘因緣品》都
用較多篇幅鋪陳渲染羅剎城的誘人之處，《大唐西域記》中則一筆帶過，細
節上的簡省普遍存在於各個故事之中。第二，故事情節上的簡省。佛典叙
説故事，多原原本本，叙説前因後果，但玄奘記述故事，則多取與遺迹有關
之部分加以説明，如卷四劫比他國所記“蓮花色尼見佛”故事，玄奘只對“見
佛”這一情節略加叙述①。而《五分律》卷四所記的蓮華色尼故事，則相當
冗長，不僅交代蓮華色尼皈依前之複雜經歷（“昔與母共夫，今與女同婿”），
而且記録了蓮華色尼皈依後之歷程，“見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這在前表
中所列傳説故事中也並不少見。“減法”的出現，既與口傳的特質有關，口
傳故事不可能過於繁複詳備，而且書面之故事在流傳過程中，若故事本身
篇幅過長，自然只會留下比較關鍵的部分；也與《大唐西域記》本身的體例
（在遊歷中記故事），以及《大唐西域記》與佛經性質不同有關。
上面的論述，主要基於《大唐西域記》和各種佛典之間的文本比對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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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唐西域記》卷四：“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蒭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天宫
還贍部州也，時蘇部底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
佛説，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花色苾蒭尼欲初見佛，化爲轉輪王，七寶
導從，四兵警衛，至世尊所，複苾蒭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
身。’”（《大唐西域記校注》第 ４２０ 頁）《法顯傳》“僧伽施國”部分也記載了此傳説：“時優鉢羅比
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
王，最前禮佛。……”（《法顯傳校注》第 ５２ 頁）亦只記録了“見佛”一事。
開。需要特别説明的是，佛教流傳，兼有口頭和書面兩種方式，而佛教典籍
更是數量浩繁，典籍之間關係複雜。在“抄本時代”，佛教故事的流傳，應該
遠比我們現在的推斷要複雜和豐富。同時，玄奘又熟悉梵文，所以玄奘所
面對的書面佛教典籍，與我們現在所依據的藏經系統的佛教典籍，當有極
大差異。但限於條件和能力，我們僅只能基於基本的“故事”，作大致的比
較，並基於此作一些謹慎的推理和分析。
四
上文討論了《大唐西域記》所記故事與見諸佛典的類似故事間的差異，所
謂“具體空間的落實”、“因地制宜的元素改易”和“對民間故事傳説的繼承”，
實是從比勘書面記述的角度而對故事傳説流傳狀況的分析；而最後分析的篇
幅較長的差異情況，則更能揭櫫《大唐西域記》在記録傳説故事上的特色。
若要對上述現象作進一步理解，則應對《大唐西域記》的性質略作定
位，將上述情況放置到《大唐西域記》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
《大唐西域記》未見《舊唐書·經籍志》著録，在《新唐書·藝文志》中
著録於子部道家類的釋氏部分；在《宋史·藝文志》（著録作者爲“沙門辯
機”，誤）、《直齋書録解題》和《四庫全書總目》中則著録於史部地理類。且
不論本書的入藏情況，僅僅在以上幾種公私書目的著録，就能讓我們看到
《大唐西域記》的兩重性。一方面，玄奘本人的情況和西行的主要活動和目
的，決定了本書必然充滿各種佛教因素；另一方面，本書的撰作並非出於玄
奘本人的强烈意志，而是出於唐太宗的需求，故而寫作《大唐西域記》的目
的和西行求法的目的是不同的，首先要爲唐太宗提供他感興趣的可信的資
料，而不能只注重宣揚佛教教義。
而玄奘本人也採取了巧妙的辦法來取得一種和諧與平衡，全書的大框
架嚴格按照地理順序，以玄奘來回經行之地爲具體子目一一書寫。每一國
家地區的寫法也有定式，一般都是介紹國名、國家方圓多少里、都城爲何、
居民情況、土地物産、民俗風氣、宗教信仰等方面。這就爲唐太宗全景式地
展現了西域各國，這可以視爲全書之骨架。但《大唐西域記》吸引人的地方
不僅僅在這些程式化的介紹，更在其每一國家之内具體某地的相關記載，
這些是使全書豐滿有趣的血肉。而這些“血肉”，則往往是與佛教有關的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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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故地以及相關傳説故事。當然，這些故事自然是宣揚佛法的偉大，外道
的愚昧，信教者的崇高和不信教者的悲苦，帶有濃重的宣教意味。
這也就決定了《大唐西域記》的多重性和豐富性，故而在目録中將其列
入釋家類或地理類，都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在今天的學科立場上，不妨將
《大唐西域記》視爲一部有意於宣揚佛教教義的歷史地理著作。該書的這
一性質，或許可以簡單概括爲“史家立場，宣教導向”。作爲有很高傳統文
化修養的玄奘，强烈的史家意識顯然是存在於玄奘身上的。在《大唐西域
記》的具體記載中，我們會發現，玄奘很少照録佛典上的故事，前列表中所
記的故事，很多都是幾句話簡單叙述某地爲某故事的發生地點，這些故事
和佛典的差異也僅僅在具體細節上，我們可以大致推斷，這些故事，在情節
上，玄奘所聽到内容的和他所讀過的記載没有太多差異。而表中有較長篇
幅描述的故事，則往往和佛典出入不小，上面對馬鳴、龍樹、提婆、僧伽羅故
事的分析都説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説，玄奘在記録傳説故事上，在保存佛
教資料、有利於宣教的前提下，還十分注重與佛典記載不同的内容，對這些
内容加以詳盡的記録，而那些與佛典差異不大的故事，則非《大唐西域記》
重點所在。這一做法無疑是史家意識所導致的。
玄奘的史家意識同時還體現在，面對書面來源時，玄奘記録的重點不
在這些故事裏的靈異神通内容。如在《大唐西域記》所記馬鳴、龍樹故事
中，我們基本無法找到《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中的神異故事。但在
面對口傳材料時，玄奘卻“有聞必録”①，詳細記載各種神通故事。在我們今
天的歷史觀念的回望下，神異這一元素自是荒誕不經，即使在玄奘時代，他
是否對這些故事全信，也未可知，記録這些鮮活生動的神奇故事，或許有保
存史料的意圖在其中，但這種情況所體現的，或許更在玄奘的佛教徒宣教
企圖上，而非其史家意識。
《大唐西域記》的這種雙重特性，讓我們在閲讀上文分析的這些傳説故
事時，不能簡單地將它們視爲如後世《西遊記》一類的神佛傳説，玄奘的基
本立場和態度是“史”的，記叙這些故事則同時帶有宣教目的。這裏還必須
·５１４·《大唐西域記》所載佛教口傳故事考述　
① 這是王邦維對《大唐西域記》中玄奘書寫的概括，參看王邦維《雜藏考》（載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
（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５６２ 頁），王邦維在《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北
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５年版）的“代校注前言”《義淨與〈南海寄歸内法傳〉》中對此也有析論。而本文
通過以上分析，認爲玄奘的“有聞必録”，就是他面對“耆舊”、“土俗”時候的態度。“有聞必録”，而
非“有閲必録”，是十分精當的概括。
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印度對於歷史、事實的觀念和中國大不一樣，這些
我們視爲不真實的傳説故事（唐代的中國士人大約也會將這些傳説故事視
爲不經），在印度的流衍傳佈過程中完全可能被視爲較爲可靠的史料。作
爲中國知識人的玄奘因其高僧身份也較易相信這些傳説故事。正是在這
樣的中印文化差别、玄奘多重身份的交織下，在中國傳統士人眼中較爲荒
誕不可信的故事，卻有機地融入了《大唐西域記》這樣一部有著較爲嚴格框
架的，撰作出發點是爲唐太宗經略西域服務的嚴肅歷史地理著作中。
上文分析的口傳故事和全書的“史”之框架或許還有更爲幽微的意義。
在討論中國“小説”①的歷史變化時，魯迅的兩個提法影響深遠，一是在分析
魏晉南北朝佛教對小説的影響時提出的“釋氏輔教之書”的説法，一是“唐
始人有意爲小説”的判斷②。佛教通過“釋氏輔教之書”將有意的與“史”的
書寫區分的虚構書寫傳入中國，逐漸影響到唐人的“有意爲小説”，這是極
爲精彩的論説。梅維恒（Ｖｉｃｔｏｒ Ｍａｉｒ）通過敦煌變文等佛教相關因素，通過
許多堅實的考證和精密的推考，進一步論證佛教對中國的虚構文學有極重
要的影響③。在討論佛教和唐人“有意爲小説”的關係時，我們是否能將
《大唐西域記》這一類傳統意義上不屬於通俗文學④或虚構作品的傳記材料
納入考察？這類書籍相較“釋氏輔教之書”和通俗文本而言，在中國知識人
的眼中更爲嚴肅，但其中包孕的對於非佛教徒而言明顯不真實的傳説故
事，對於中國文學後來的虚構書寫，難道毫無潛移默化之效？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６１４· 　 嶺南學報　 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
①
②
③
④
小説是中國本有語詞，《莊子》中的“小説”一詞只是指不够嚴正重要的説辭，《漢書·藝文志》中
的“小説家”其實是不大重要的一類書的雜燴，這一傳統概念的“小説”和對應近代西方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ｌ概念的“小説”差異極大。本文使用的小説概念還是現代意義上的重在虚構的“小説”，在
行文中儘量使用“虚構”一詞。
魯迅《中國小説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下）》、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收入《魯迅
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參看梅維恒著，楊繼東、陳引馳譯，徐文堪校《唐代變文———佛教對中國白話小説及戲曲産生的
貢獻之研究》，上海：中西書局 ２０１１ 年版。尤其是本書的附録《唐五代變文對後世中國俗文學
的貢獻》，對中國文學中的虚構因素和佛教的關係有比較集中而概括的研究。
當然，梅維恒主要關注的是佛教對後來之通俗文學的影響，白話小説和唐人傳奇等文言系統的
作品是兩個系統，決不能等同而論。但是下層的文學未必影響上層，下層的文學卻很難不受到
上層的影響，所以討論《大唐西域記》一類書對文學中“虚構”的可能影響，我們認爲是同時適用
於精英的和通俗的（或曰文言的和白話的）虚構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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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之
耆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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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續　
表
卷數
國
底本 （ 高麗 新藏
本）
敦甲
本
宋本
古本
石本
大本
資福
本磧
砂本
建本
元本
明南
本明
北本
徑山
本
酬本
中本
《 三寶 感應
要
略録
》《
釋迦 方志
》《
法苑 珠林
》
卷十
一信
度國
聞諸
先
志（ 第 ９３１
頁）
　
　
“ 先志
”
作“
耆
舊”
　
　
　
　
“ 諸
先
志”
作
“ 之
耆
舊”
　
　
　
　
　
　
　
　
　
卷十
一
伐剌 拏國
聞諸
土
俗（ 第 ９４９ 頁
）　
　
　
　
　
　
　
　
　
　
　
　
　
　
　
　
　
卷十
二達
摩悉 鐵帝
國聞
諸耆 舊（ 第 ９７７ 頁
）　
　
　
　
　
　
　
　
　
　
　
　
　
　
　
　
　
卷十
二
朅盤 陀國
聞諸
耆
舊（ 第 ９８９ 頁
）　
　
　
　
　
　
　
　
　
　
　
　
　
　
　
　
　
卷十
二烏
鎩國
聞諸
土
俗（ 第 ９９２ 頁
）　
　
　
　
　
　
　
　
　
　
　
　
　
　
　
　
　
卷十
二瞿
薩旦 那國
聞諸
土
俗（ 第 １０１５
頁）
　
　
　
　
　
　
　
　
　
　
　
　
　
　
　
　
　
·３２４·《大唐西域記》所載佛教口傳故事考述　
书书书
續　
表
卷數
國
底本 （ 高麗 新藏
本）
敦甲
本
宋本
古本
石本
大本
資福
本磧
砂本
建本
元本
明南
本明
北本
徑山
本
酬本
中本
《 三寶 感應
要
略録
》《
釋迦 方志
》《
法苑 珠林
》
卷十
二瞿
薩旦 那國
聞諸
土
俗（ 第 １０１７
頁）
　
　
　
　
　
　
　
　
　
　
　
　
　
　
　
　
　
卷十
二瞿
薩旦 那國
聞諸
耆
舊、
聞
之土
俗
（ 第１
０２６
頁）
　
　
　
　
　
　
　
　
　
　
　
　
　
　
　
　
　
卷十
二瞿
薩旦 那國
聞諸
先
記（ 第 １０２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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